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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雲我

們
是
如
此
無
奈
地
誕
生

，
又
如
此
無
奈
地
走
向
死
亡
。

梅
遜
在
「
自
我
的
存
在
」
書
中

首
先
提
出
了
生
的
偶
然
和
死
的

必
然
，
他
認
爲
生
與
死
是
不
可

分
的
，
是
一
體
的
兩
面
，
從
而

討
論
到
生
命
自
點
燃
以
迄
熄
滅

之
間
的
價
值
與
意
義
。

人
生
的
意
義
是
甚
麼
？
這

是
許
多
靑
年
在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
感
到
最
最
困
擾
的
問
題
；
尤
其

是
在
這
個
充
滿
矛
盾
紛
亂
的
二

十
世
紀
末
，
機
械
文
明
使
人
類

的
尊
嚴
受
到
另
一
重
大
的
考
驗

。
生
存
，
只
是
爲
了
做
一
枚
螺

絲
釘
？
是
爲
了
在
物
質
文
明
的

陷
阱
中
掙
扎
、
沉
淪
？
遠
是
如

一
般
動
物
無
異
：
誕
生
、
成
長

、
婚
配
、
繁
殖
、
死
亡
？

答
案
同
樣
是
紛
亂
的
，
每

一
個
曾
經
探
索
過
人
生
眞
諦
的

成
人
，
各
以
自
己
的
觀
點
提
出

了
解
答
。

無
數
的
路
，
無
數
的
指
標

，
靑
年
們
依
舊
茫
然
，
他
們
需

要
比
較
簡
單
切
賓
的
答
案
。

梅
遜
所
作
的
答
案
相
當
簡

單
，
也
很
切
賀
，
他
說
：
「
人

生
的
意
義
，
就
在
做
一
個
眞
正

的
『
人
』
，
過
一
種
眞
正
的
『

人
』
的
生
活
。
」

怎
樣
才
是
眞
正
的
『
人
』

？
眞
正
的
人
和
一
般
動
物
有
所

區
別
，
這
是
一
種
超
越
。
而
理

想
之
先
，
指
引
着
人
成
爲
一
個

眞
正
的
人
，
提
昇
了
人
生
的
價

值
。

年
輕
時
，
或
許
大
多
數
人

都
有
過
崇
高
的
理
想
，
但
罷
過

現
賀
嚴
格
考
驗
後
，
理
想
逐
漸

變
成
空
想
，
成
爲
年
輕
時
的
夢

。
而
能
認
堅
持
原
則
，
用
生
命

去
完
成
理
想
的
人
，
畢
竟
只
是

少
數
而
已
。
主
要
原
因
之

1
,

是
多
數
人
把
理
想
的
華
礎
奐
立

在
一
些
外
在
的
，
被
動
的
原
則

上
。
以
秕
會
的
評
價
，
以
他
律

的
這
德
觀
爲
建
立
理
想
的
標
準

「
自
我
的
存
在
」
之
回
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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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如
此
一
來
，
由
於
缺
乏
自
我

的
體
認
及
由
「
我
」
而
生
的
原

動
力
，
所
以
在
誘
惑
、
挫
折
、

打
擊
之
餘
，
理
想
往
往
動
搖
而

慚
慚
崩
潰
了
。

因
此
，
梅
遜
提
倡
以

「
我

」
爲
中
心
的
「
為
我
」
原
則
，

他
解
釋
：

「
預
正
的
『
爲
我
』

，
絕
不
是
自
私
自
利
的
『
利
己

主
羲
』
或
『
個
人
主
義
』
」
，

而
是
「
要
從
生
活
的
理
想
中
，

創
造
自
我
完
美
的
人
格
，
發
揮

自
我
存
在
的
價
值
，
在
短
暫
的

生
命
旅
程
中
,
過
]
種
自
疑
的

，
有
意
義
的
『
人
生
』」
。

就
人
性
觀
點
而
言
，
人
生

的
開
始
只
知
有
「
我
」

，
逐
瀬

地
，
從
「
我
」
而
認
知
「
我
」

所
生
存
的
世
界
，
並
產
生
了
自

我
的
意
義
。

一
個
嬰
兒
，
他
首

先
登
察
的
是
生
理
上
簡
「
我
」

，
「
我
」
饑
餓
，
「
我
」
不
舒

服
，
「
我
」
滿
足
，

「
我
」
…

…
於
是
＇
「
我
」
漸
漸
地
形
成

，
這
個
「
我
」
不
是
隔
壁
的
小

明
也
不
是
對
面
的
小
華
，

而
是

確
箕
地
存
在
於
「
我
」
的
軀
體

內
，
獨
立
而
自
主
的
。
「
我
」

喜
歡
這
個

「
我
」
，
卽
因

「
我

」
的
滿
足
快
樂
而
使
他
喜
歡
譔

他
得
到
滿
足
快
樂
的
家
人
，
他

也
學
習
著
適
當
的
約
束
自
己
，

建
立
良
好
的
行
爲
標
準
以
確
定

「
我
」
在
家
人
心
目
中
的
地
位

，
推
而
廣
之
，
這
個
嬰
兒
在
成

長
的
過
程
中
，
將
發
展
爲

一
個

能
「
自
愛
愛
人
，
自
尊
尊
人
」

的
肚
會
成
員
，
由
愛
自
己
，
愛

家
人
，
愛
祉
會
，
愛
國
家
以
至

愛
他
所
生
存
的
世
界
。
相
反
地

，
如
果
這
個
嬰
兒
最
初
意
識
到

的
「
我
」
是
不
滿
足
不
快
樂
的

，
他
將
把
不
滿
足
不
快
樂
化
爲

厭
恨
，
從
厭
恨
「
我
」
推
廣
到

厭
恨
所
有
的
人
，
厭
恨
他
所
生

存
的
世
界
。
可
見
人
生
一
切
作

爲
，
最
初
是
以

「
我
」
爲
起
點

，
創
造
自
我
完
美
的
人
格
，
就

県
完
成

一
個

「
理
想
的
我
」
。

同
時
，
我
們
所
生
存
的
世

界
，
嚴
格
說
來
，
可
說
是

一
個

「
人
類
心
目
中
的
世
界
」

，
更

嚴
格
地
說
，
那
是
每
一
個
「
我

」
所
感
受
到
的
世
界
。

曾
經
有

人
說
「
如
果
有
一
天
人
類
全
部

滅
亡
，
世
界
還
不
是
照
樣
地
存

在
着
」

。
但
在
「
人
這
種
動
物

」
書
中
就
指
出
，
如
果
人
類
都

滅
亡
，
人
類
心
目
中
的
世
界
就

不
再
存
在
了
，
那
時
所
存
在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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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也
許
只
是
蜜
蜂
的
世
界
或
是

老
鼠
等
其
他
生
物
心
目
中
的
世

界
。
不
說
別
的
，
只
從
視
凳
來

看
，
因
視
覺
器
官
構
造
的
不
同

，
蜜
蜂
複
眼
中
的
世
界
比
人
類

眼
中
的
世
界
瑰
麗
繁
複
；
但
在

色
盲
的
動
物
眼
中
，
整
個
世
界

或
許
只
是
一
片
灰
濛
。
在
聽
覺

方
面
，
老
鼠
可
以
顙
到
我
們
聽

不
見
的
超
音
波
。
時
間
對
動
作

緩
慢
的
蝸
牛
來
說
是
快
了
一
點

，
但
在
動
作
快
速
的
査
蠅
心
目

中
，
或
許
會
感
到
漫
長
。
因
此

，
我
們
所
說
的
世
界
賀
際
上
是

因
人
類
的
生
存
而
存
在
的
。
而

每
一
個
「
我
」
，
就
是
「
我
」

所
生
存
的
世
界
的
中
心
。
如
梅

遜
所
說
的
：
「
客
觀
存
在
的
事

物
，
如
果
『
我
』
不
知
道
，
它

們
就
不
會
進
入
『
我
』
的
世
界

中
。
」
他
擧
例
說
，
假
設
一
個

沒
有
見
過
海
，
也
沒
有
聰
過
有

腦
海
的
事
箕
的
孩
子
，
在
他
的

世
界
中
海
就
不
存
在
了
。
此
外

，
由
於
各
人
的
生
理
構
造
、
知

識
、
觀
念
、
情
緒
等
等
的
不
同

，
每
一
個
「
我
」
生
下
來
後
，

他
所
感
受
到
的
是
一
個
屬
於
「

我
」
的
世
界
，
「
我
」
死
後
，

這
個
「
我
」
所
感
受
的
世
界
亦

宜
告
消
失
了
。

「
我
」
的
世
界
餜
然
因
「

我
」
而
存
在
，
「
我
」
的
世
界

有
異
於
別
人
的
世
界
，
故
「
我

」
的
所
作
所
爲
，
也
就
等
於
是

「
我
」
對
「
我
的
世
界
」
的
感

受
與
反
應
。
這
些
感
受
與
反
應

純
粹
是
從
「
我
」
的
立
場
出
發

的
，
因
此
，
「
我
」
所
作
的
思

考
、
判
斷
及
「
我
」
所
追
尋
的

理
想
，
也
就
完
全
是
自
主
、
自

律
及
自
發
的
。

梅
迢
所
提
的
「
爲
我
」
原

則
，
就
是
建
立
在
這
自
主
，
自

律
，
自
發
的
出
發
點
上
，
對
「

我
」
而
言
，
是
認
清
自
我
，
完

成
一
個
「
理
想
的
我
」
。
依
此

引
申
開
去
，
對
人
而
言
，
就
是

如
儒
家
所
提
出
的
：
「
推
己
及

人
」
以
及
不
要
要
求
別
人
去
做

自
己
做
不
到
的
事
情
。
對
事
而

言
，
是
盡
力
而
爲
，
求
自
己
的

心
安
理
得
，
不
以
外
界
的
毀
賡

得
失
爲
準
繩
，
亦
卽
是
「
無
爲

而
爲
」
。
在
修
藎
方
面
，
先
從

本
身
做
起
：
誠
意
6不
自
欺
)

，
正
心
，
修
身
，
然
後
才
能
以

身
作
則
，
對
落
體
產
生
影
響
：

家
齊
、
國
治
二
大
下
平……

。

「
爲
我
」
的
最
高
原
則
是
自
我

奉
獻
及
自
我
犧
牲
。
而
這
些
，

完
全
是

「
我
」
的
意
志
所
作
的

理
性
選
擇
，
外
界
一
切
，
都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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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以
勔
搖
「
我」
的
理
想
，
無

論
現
演
的
考
驗
如
何
嚴
酷
，
「

我
」
的
理
想
仍
能
訖
立
不
動
地

發
出
光
輝
。

如
果
我
們
對
是
非
善
惡
的

評
價

，
決
定
於
自
我
選
擇
而
不

以
外
界
的
評
價
爲
標
準
，
那
末

，

「
我
們
的
行
爲
究
竟
是
不
是

眞
正
的
『
爲
我
』
，
我
們
自
己

又
如
何
正
確
許
判
呢
？
」

梅
遜

認
爲

「
世
界
存
在
於
『
我
』
的

知
」
，
求
知
能
使
我
們
免
於
愚

昧
，
能
使
我
們
辨
認
浦
楚
是
非

善
惡
，

慨
助
我
們
作
獨
立
自
主

的
判
斷
。

他
說
：
「
這
就
好
比
一
個

漆
黑
的
暗
夜
，
什
空
也
看
不
見

；
而
『
我
』
是

一
支
蠟
燭
，
知

識
便
是
『
我
』
的
光
。
在
『
我

』
的
燭
光
所
及
之
處
，
黑
暗
的

帷
羱
被
揭
開
了
，
癒
藏
的
事
物

呈
現
出
來
，
這
燭
光
所
及
的
範

圍

，
也
就
是
『
我
』
的
世
界
。

知
識
愈
富
，
燭
光
愈
強
，
『
我

』
的
世
界
也
愈
廣
潿
而
消
晰
；

知
識
淺
陋
，
燭
光
暗
轂
，
則
『

我
』
的
世
界
自
然
也
就
狹
小
而

朦
朧
了
。
」

我
們
感
官
所
感
覺
到
的
一

切
是
零
碎
，
孤
立
，
純
生
理
的

，

憑
着
知
覺
把
這
些
經
驗
協
調

，
組
鏃
，
使
我
們
認
知
了
我
們

所
生
存
的
世
界
。
這
中
間
的
媒

^
J
I
是
「
名
」
，

所
謂
「
名
」
可

說
是
人
類
所
創
造
的

一
系
列
符

號
，

最
重
要
的
就
是
語
文
方
面

的
符
號
。
我
們
把
某
一
種
植
物

稱
爲

「
花
」
，
當
我
用
竪
－
音
唸

出

「
花
」
，
或
是
寫
出
「
花
」

這
個
字
時
，
別
人
就
瞭
解
我
指

的
是
那
一
種
植
物
。
我
們
再
把

花
細
分
爲
菊
花
梅
花
及
無
數
種

類
的
花
，
使
這
種
花
有
別
於
其

他
的
花
，
龐
雜
的
花
的
世
界
在

我
們
眼
中
就
夔
得
井
然
有
序
。

這
只
是

一
個
簡
單
的
例
子
，
語

文
符
號
的
複
雜
，
抽
象
及
變
化

無
窮
，
使
我
們
不
但
能
透
過
它

們
順
利
的
認
知
我
們
所
生
存
的

世
界
，
並
能
思
考
、

傳
逹
思
想

與
經
驗
，
人
類
的
文
明
才
得
以

延
积
及
發
揚
光
大
。

儒
家
主
張
「
誠
意
｀
正
心

、

修
身
」
之
本
就
是
「
格
物
可

致
知
」

。
知
識
是
光
，
照
亮
了

「
我
」
的
世
界
，

無
知
就
沒
有

遠
見
，

甚
而
很
難
分
辨
是
非
善

惡
，
人
類
的
悲
劇
很
多
是
起
因

於
愚
昧
，
所
以
梅
遜
說
「
無
知

卽
是
罪
惡
」
。
古
今
的
哲
人
們

也
不
斷
強
調

「
知
識
就
是
道
德

」
，
「
知
識
就
是
權
力
」
。

知
識
指
引
着
「我
」
走
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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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想
，
而
理
想
使
知
識
適
當
地

爲
「
我
」
所
用
。
理
想
與
知
識

是
互
爲
因
果
的
。
如
果
每

一
個

人
都
能
做
到
這
點
，
大
同
世
界

也
就
不
再
是

一
種
幻
想
。

不
幸
的
是
，
在
芸
芸
衆
生

之
中

，
只
有
極
少
數
人
能
貲
踐

以
上
所
說
的
一
些
原
則
，
大
多

數
人
，
不

知
而
不
能
行
就
是

不
知
亦
不
行
。
所
以
自
古
以
來

，

這
種
提
倡
自
主
、
自

律
、
自

由
選
擇
的
學
說
一
直
停
留
在
「

理
想
」
的
階
段
。
而
知
識
的
極

度
擴
張
，
在
失
去
了
理
想
的
輔

助
之
下
，
却
產
生
了
相
反
的
效

果
，

像
另

一
派
學
者
所
說
的
：

「
知
識
產
生
罪
惡
。

」

盧
梭
就
認
爲
知
識
是
有
誨

的
，
人
類
的
知
灌
越
擴
張
，
物

質
文
明
越
發
達
，
人
熲
的
精
社

將
越
趨
墮
落
。
老
子
主
張
「
絕

學
無
憂
」
，
「

智
葱
出
，
有
大

僞
」

，
「
剖
斗
析
衡
，
而
民
不

爭
」

。
他
認
爲
最
好
是
恢
復
「

結
繩
而
用
之
」
的
原
始
簡
單
生

活
方
式
。

一
位
敎
育
家
也
提
出

類
似
的
主
張
：
敎
育
的
普
及
，

徒
然
提
高
了
一
般
人
的
生
活
慾

望
，

使
他
們
無
法
再
適
應
原
來
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他
跟
例
說
：

許

多
落
後
地
區
的
人
民
，
因
爲
接

受
了
敎
育
，
知
識
隨
之
擴
張
，

他
們
紛
紛
要
求
更
好
的
生
活
方

式
，
於
是
廢
栗
了
農
耕
，
不
再

從
事
較
勞
苦
的
工
作
。

而
知
職
爲
惡
的
另
一
現
象

是
科
學
的
發
達
詔
涪
出
現
各
種

足
以
毀
滅
整
個
地
球
的
武
器
，

以
及
自

然
環
境
的
極
度
污
染
。

所
以
盧
梭
議
他
所
寫
的
「

愛
彌
兒
」
在
自
然
中
成
長
，
自

然
把
他
敎
育
成

一
個
新
生
的
人

。
其
悔
充
年
深
一
層
去
看
，
老
子

、
盧
梭
等
也
不
是
完
全
摒
栗
知

識
，
他
們
只
是
認
爲
知
識
幫
助

人
類
擴
展
物
質
文
明
，
而
物
質

文
明
是
一
個
無
邊
的
陷
阱
。
大

多
數
人
都
是
經
不
起
誘
惑
的
，

所
以
那
些
迷
失
了
自
我
的
人
，

就
變
成
需
要
外
力
的
約
束
，
才

能
阻
止
他
們
爲
惡
。
如
果
人
人

能
保
全
內
心
的
天
眞
，
過
一
種

簡
單
純
樑
的
生
活
，
仁
辶
我
、

覦
、

法
等
等
也
就
不
必
要
了
。

從
這
派
學
說
來
看
，

我
們

就
需
要
注
意
到
一
個
事
賀
，
就

是
：
如
果
大
多
數
人
都
不
能
自

律
，
自
主
，
以
完
成
自
我
理
想

的
話
，
那
末
知
識
就
變
成
助
人

爲
惡
的
工
具
了
。
不
幸
的
是
事

賀
上
確
是
如
此
。

爲
了
這
點
，
也
許
梅
遜
可

以
考
慮
爲
這
大
多
數
人
再
寫

一

個
繽
篇
吧
！




